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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地域与隋场帝的政治生命

何 德 章

隋场帝杨广利用 隋文帝分立诸子而坐镇江都1 0 年的时机
,

收纳江淮人士与江南

佛道人物
,

阴谋夺嫡
,

并有割据江 淮的政治图谋
。

场帝即位 以后
,

一反文帝朝的统治方

略与用人政策
,

重用藩邸旧 臣
,

信重江淮人士及江淮人组 成的军队
,

从而造成政治上

的纷争
。

场帝在隋帝国崩溃之际逃亡江都
,

正是因为他借重江淮人所致
,

而其阵营内

部关陇人和江 淮人之问的矛盾
,

最终造成了他身死 国亡的悲剧
.

一
、

江淮人士与晋王杨广夺嫡之谋

《隋书 》6 1《郭衍传》 :

(晋 )王有夺宗之谋
,

托衍心腹
,

遣宇文述 以情告之
。

衍大喜曰 : “
若所谋 事果

,

自

可 以为皇太子 ;如其不谐
,

亦须据淮侮
,

复梁
、

陈之旧
。

副 君酒客
,

其如我何 ! ” 王 因召

衍
,

阴共计议
。

… …衍又诈称桂州侄反
。

王乃奏衍行兵讨之
,

由是 大修甲仗
,

阴养士卒
。

时晋王杨广为扬州刺史
,

统领江淮四十四州
,

欲夺太子之位
。

杨广与心腹郭衍所谋之计
,

当

即为夺嫡不成
,

便
“

据淮海
,

复梁
、

陈之旧
” ,

建一偏安割据政权
。

否则
,

勿需
“

大修甲伏
,

阴养士

卒
”
了

.

杨广夺嫡之谋
,

实由于其父隋文帝的统治策略所致
。

文帝取周建隋以后
,

为巩固其政权
,

分封诸子以为屏藩
。

《隋书 》6 2《元岩传 》 : “

高祖初即位
,

每惩周代诸侯微弱
,

以致灭亡
,

由是分王

诸子
,

权俘王室
,

以为磐石之固
。 ”
开皇元年

,

即以第四子杨秀为蜀王
、

益州刺史
,

总管 22 州诸军

事 ;
开皇三年

,

以第二子秦王杨俊为秦州总管
, “

陇右诸州尽隶焉
” ; 开皇十七年

,

又以第五子汉

王杨谅为并州总管
, “

自山以东
,

至于沧海
,

南拒黄河
,

五十二州尽隶焉
’ ,
①

.

开皇九年灭陈之后
,

文帝以秦王俊为扬州总管
,

总领淮河及长江以南 44 州军事
,

镇广陵
。

次年
,

江南豪族群起反隋
,

文帝又改调平陈隋军统帅
、

次子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
, “

镇于江都
,

每

岁一朝
” ⑧

.

由皇子充任的扬州总管有统辖江淮各州总管之责
.

《隋书 》6 4《杨异传 》 :

异为吴州总

管
,

文帝令其
“

每岁一与 (晋 )王相见
,

评论得失
,

规讽疑缺
” 。

从开皇十年到夺嫡成功
,

杨广坐镇

江都达十年之久
。

出镇宗王为扩大势力
,

纷纷收纳失意沦落之士
,

笼络地方人物
。

《隋书 》 5 7《薛道衡传 》 :

薛道

衡因事配防岭南
, “
晋王广时在扬州

,

阴令人讽道衡从扬州路
,

将奏留之
。

道衡不乐 (晋 )王府
,

用

汉王谅之计
,

遂出江陵道而去
. ” 《旧唐书 》7 2 《虞世南传 》 :

虞世南于陈亡后入长安
, “

时场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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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
,

闻其名
,

与秦王俊辟书交至
。

以母老固辞
,

晋王令使者追之
。 ”
梁将王僧辩子王岐与原陈将萧

摩诃
“

俱不得志
,

每郁郁思乱
,

并为 (杨 )谅所亲善峋
。

因此
,

诸王出镇并未实现文帝巩固隋帝国

的初衷
,

反而使新的统一政权面临深刻的危机
。

杨秀在蜀
, “

车马被服
,

拟于天子
” , “
重述木易之

姓
,

更治成都之宫
,

妄说禾乃之名
,

以当八千之运
” ;
杨谅在并州

, “

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
” ,

遂
“ 阴

有异图
” ;
杨俊亦因

“

违犯制度
”
受造④

。

杨广既居广陵这个
“

叛乱之地`
,

拥有监督江淮 44 州的

权力
,

遂
“
阴有夺宗之计

竺, @ 。

他以心腹宇文述
、

郭衍分别为寿州总管和洪州总管
,

加强对江淮地

区的控制
,

并于宫内联络宣华夫人陈氏
, “

规为内助峋
。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
,

产生了
“

据淮海
,

复

梁
、

陈之旧
”

的政治密谋
。

要以江淮为依托
,

伺机夺取全国政权
,

杨广除需笼络杨素
、

宇文述等关陇集团中的实权人

物外
,

还得广纳江淮人士以为势力基础
.

当时全国在分裂割据数百年后刚实现统一
,

地域观念

极为浓重
,

诸将亦多私兵息从
,

要控制一个地理区域以扩张势力或为割据之基
,

关键在于任用

当地人士
,

否则无以同控制政权的关陇集团抗衡
.

北周末
,

尉迟迥起兵相 州
,

关东州郡群起响

应
,

众至数十万
, “

洛阳人梁康
、

邢流水等举兵应迥
,

旬 日之间
,

众至万余
。 · ·

一 (洛州刺史元亨 )

乃选关中兵
,

得二千人为左右
。 ’ ,⑥后杨广初即位

,

杨谅于并州起兵
,

其谋士王岐说
: “
王所部将

吏家属尽在关西
,

若用此等
,

即宜长驱深入
,

直据京师
,

所谓迅雷不及掩耳
。

若但欲割据旧齐之

地
,

宜任东人
。 ’ ,⑨地方势力是其时政治斗争中举足轻重的因素

,

杨广无疑明白这个道理
。

作为灭陈隋军统帅
,

灭陈之后
,

杨广处置得宜
, “
天下称贤

” 。 ,

江南人士对他并无恶感
。

他

在镇压随后江南豪族叛乱时
,

以原陈太学博士
、

南狱正陆知命为
“
三吴之望

” , “
召令讽谕反者

。

知命说下贼十七城
,

得其渠帅陈正绪
、

萧思行等三百余人
。 ” 。
可见

,

江南豪族是愿意与这位灭

陈统帅合作的
。

坐镇江都时期
,

杨广竭 力收罗不得志于新朝的江南人士
。

《隋书 》 5 8《柳奢传 》称杨广
“

好文

雅
,

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
、

虞世南
、

王青
、

朱踢等百余人以充学士
” 。

晋王府收罗的百余学士中
,

颇多江南人
。

诸葛颖原籍建康
,

仕梁至邵陵王记室参军
,

梁亡入北齐官至太子舍人
,

后入周
, “
不

得调
,

杜门不出者十余年
。

… …清辩有俊才
,

晋王广素闻其名
,

引为参军事
,

转记室
。

峪虞世南

出会稽余姚
,

父寄为陈中书侍郎
,

世南陈禾为西阳王友
,

其为杨广辟征事前已述及
。

《隋书
·

文

学
·

王宵传》 :

王 青出江东一流高门琅邪王氏
,

父详为陈黄门侍郎
,

宵仕陈至东阳王文学
, “
及陈

灭
,

晋王广引为学士
” 。

同传又称其兄王容仕陈至太子中舍人
, “

陈亡
,

与宵俱为学士
。 ”

当亦入晋

王府
。

朱踢本亦江南人
,

仕梁至镖骑府仓曹参军
,

或出吴郡钱唐
,

陈时因事奔北齐 (见《北齐书
·

王琳传 》 )
。

此外
,

会稽余姚虞绰仕陈为永阳王记室
, “

及陈亡
,

晋王广引为学士
。 ” 。 原陈宣惠记

室颖川庚 自直
, “

陈亡入关
,

不得调
,

晋王广闻之
,

引为学士
。

吻 他们都是江南地方大族的代表
。

《 隋书
·

隐逸
·

徐则传 》 :

则 出江南大姓
,

隐居天台山
, “

晋王广镇扬州
,

手书招之
。 ”
徐则欣然赴

江都
, “

为王者师
” 。

同传又称
: “

时有建安宋玉泉
、

会稽孔道茂
、

丹阳王远知等
,

亦行辟谷
,

以松水

自给
,

皆为场帝所重
。 ”
江总陈末为尚书令

,

入隋拜上开府
,

《陈书 》本传称他于开皇十四年卒于

江都
,

当亦游于晋王府第
。

杨广夺嫡事秘
,

江南人士虽荟萃干晋王府
,

史籍中却没有留下他们参

与杨广
“

夺宗
”

之计的具体事例
。

不过
,

他们确曾为其大张声势
。

《隋书
·

文学
·

潘徽传 》记杨广

于
“

宣条暇 日
,

听讼余晨
” ,

召集其网罗的文士
,

编撰了 1 20 卷的《江都集礼 》
。

是书必然将梁
、

陈

所行朝典旧仪搜罗备至
。

昊郡潘徽以扬州博士的身份预其事
,

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
,

称它
“
取方

月数
,

用比星周
,

军国之义存焉
,

人伦之化备矣
” ,

并对杨广的文德武功及
“

收祀梓之才
,

辟康庄

之馆
”

的作法备加颂扬
。

在江南亡国士人看来
,

杨广在江都的总管府
,

实际上是一个保护他们利

益的小朝廷
。



杨广在江都
,

还扮演了江南佛
、

道保护者的角色
。

他与括州
、

潭州
、

婆州等地的名僧交往极

为频繁
。

隋释灌顶所撰《国清百录 》
,

记录天台宗名僧智凯等人与陈
、

隋皇帝往来文书百余件
,

其

中与杨广有关的就占了 60 多件
。

杨广向江南名僧恭执弟子之礼
,

为他们重建毁于战火的庙宇
,

并 于江都
“
立宝 台经藏

,

五时妙典
,

大备于斯 确
.

又置四道场
, “
国司供给

,

释
、

李两部
,

各尽搜

扬
” 。

。

江南名僧靖 禽
、

智矩
、

辩义
、

法侃
、

吉藏
、

慧觉
、

智玫
、

慧乘等都被召入其中的慧 日道场
。

慧

乘出彭城刘氏
,

祖为梁直前将军
、

琅邪太守
,

父刘雅为陈兵部郎中
,

他本人 出家后
,

与陈桂阳王

陈伯谋
,

侍中
、

吏部 尚书毛喜
,

尚书左仆射江总等过从甚密
,

杨广召之入慧日道场
,

号为
“

家

僧
” 。

后慧乘随杨广入朝
,

多次受到隋文帝的接见
,

杨广让他尽意而言
, “

言论不有见尊致结
” ,

以

便使文帝知
“

慧 日创立
,

搜扬一化
,

并号龙象
,

咸闻义门
” 。

慧乘既得扬广暗中嘱咐
,

遂
“
纵辩无

前
,

折关陈款
,

皆倾巢穴
,

甚称王望峪
.

最迟不过
.

开皇十九年
,

杨广又于京城长安创 日严寺
,

分

慧 日道场名僧前往
, “
供 由晋国鸣

, “
欲使道振中原

,

行高帝壤哑
,

结果吉藏以其才学折服号称
“

三国论师
”
的关中名僧僧桨

, “

轰动京师
,

士众闻风
,

造者万计
。

齐王晾召讲
,

京荤英彦相从
,

前

后六十余人
。

,,@ 仁寿二年
,

并州总管杨谅
“

欲炫其智术
” ,

遣河北名僧志念往长安主持法会
, “

致

使三辅高哲
,

或废讲而同师焉
” 。

日严寺僧辩义复加辩难
,

前后三 日
,

使志念
“
杜词莫对峋

。

这些

江南名僧为杨广折冲尊姐
,

光其身
.

价
,

无疑增强了崇信佛教的隋文帝立他为太子的决心
。

而且
,

江南名僧亦即名士
,

与梁
、

陈统治上层人物往来频繁
,

颇具社会影响
,

因此也有利于杨广在江淮

地 区培植势力
。

在引用江南人士实施立脚于江淮的
“

夺宗之谋
”

时
,

杨广对江南人士及江南文化产生了强

烈的好感
。

他即位之初
,

内史舍人窦威等撰《丹阳郡风俗 》 , “
以吴为人东夷

” ,

杨广大为不悦
,

令

杖责窦威等人
,

让江南人真世基等修《十郡志 》以代之
.

在责让窦威等人的救文中说
: “
昔汉末三

方鼎立
,

大吴之国
,

以称人物
。

故晋武帝云
:

江东之有吴
、

会
,

犹江西之有妆
、

领
。

衣冠人物
,

千载

一时
。

及永嘉之末
,

华夏衣缨
,

尽过江表
,

此乃天下之名都
。

自平陈之后
,

硕学通儒
,

文人才子
,

莫非彼至
,

尔等著其风俗
,

乃为东夷之人
,

度越礼义
,

于尔等可乎? 礴

杨广江都
“
藩邸

”
对江南人士的借重

,

以及他
“

据江淮
,

复梁陈之旧
”

的政治图谋
,

深刻影响

了他 日后的用人政策并决定了他的最后归宿
。

二
、

场帝朝江淮人士的进用

隋文帝虽用武 力实现了全国统一却没有象西晋武帝灭吴之后那样
,

从政策上探讨和解决

江南地 区
“
易动难安

”

的问题
,

而是在江淮广设总管府
,

实施武力控制
,

并多次下令收缴船舰武

器
,

以求减少江南豪族反抗的可能性
。

灭陈之后
,

文帝也没有象西晋对待蜀
、

吴皇室那样
,

安抚陈宗室
,

以消除其反侧之必
,

直到

开 皇十四年
,

才允许陈后主叔宝
“

修其祭祀
”

气陈宗室诸王
“

并配于陇右及河西诸州
,

各给 田业

以处之
” ,

使他们不得不
“

佣保为事
’ , 。 .

而且
,

全国虽 已一统
,

政权却由关陇人士把持
, “

尚关中旧意嘴
,

西魏
、

北周时的官 爵仍可

荫及后代
.

江南人被视为蛮夷
,

在重臣苏威等江南人士学业
、

世务二者不得兼得的论调下
。 ,

他

们更难求仕进于新朝
。

文帝因裴蕴
“
夙有向化之心

”
而

“

超授仪同
” ,

便受到高顽的坚决反对
。 .

号为
“

南金之贵
” ,

当代潘
、

陆的虞世基任通直郎
, “

贫无产业
,

每佣书养亲
。

快快不平
,

尝为五言

诗以见其意
,

情理凄切
,

世以为工
,

作者莫不吟泳
。 ” 。
前陈吏部侍郎沈君道陈灭后徙居长安

,

家

甚穷
,

与其子
“

并佣书为业
’ , , 。

江淮人士遭遇既如此
,

遂奔走于出镇宗王府邸
,

王岐
、

萧摩诃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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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
不得志

”

而
“

郁
,

忍乱
” 。

场帝即位以后
,

开运河
,

营东都
,

筑长城
,

巡视各地
,

一反文帝分置宗王的作法
,

竭力通过皇

朝的权威维系帝国的统一
。

他还于大业五年下令
: “

魏
、

周之官不得为荫
” 。

,

尽量作出统一政权

向各方人士开放的姿态
,

但他在江都的经历却影响着他的用 人政策
。

对昔日不附 已者
,

场帝深

为忌恨
。

李百药为关东士人领袖李德林之子
, “

场帝恶其不附已
,

以为步兵校尉
,

大业末
,

转建安

郡垂
。

峋薛道衡曾
“
不乐王府

” ,

场帝时
,

上 《高祖文皇帝颂 》以邀恩
,

却被斥为讥讽当朝而见杀
。

场帝所真正信任的是
“

藩邸 "I 日臣及江淮人士
。

宇文述
、

郭衍是场帝旧时心腹
,

场帝即位之际
,

让二人领东官兵
, “
帖上台宿卫

,

门禁并 由

之
。 ”

即位以后
,

宇文述与苏威对掌选举
,

参预朝政
, “

委任与威等
,

其亲爱则过之
. ” “ 凡述所荐

达
,

皆至大官
。

峪郭衍则为右武卫大将军
,

扬帝巡幸江都
,

让他统帅左军
,

并说
: “

唯有郭衍心与

联同
。

,’@ 大业二年七月
,

场帝
“

粗落邸旧臣鲜于罗等二十七人官爵有差
” 。 。 《隋书

·

文字
·

虞绰

传 》 :

绰先为晋王府学士
,

大业初转秘书学士
,

为校书郎
, “
以藩邸左右

,

加宣惠尉
,

与虞世南
、

庚

自直
、

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
,

以文翰待诏
,

恩盼隆洽
。 ”

同书卷 5以张衡 传 》 :

衡
“
以藩 邸旧臣

,

恩宠莫与为比
,

颇自骄贵
。 ”

大业末
,

各地官吏或起兵反隋
,

或拥兵自重
,

但昔经
“

藩邸
”

者仍效忠

于场帝
。

李渊率军入关中
,

阴世师留守长安
, “
自以世荷隋恩

,

又藩邸之旧
,

遂勒兵 自守
。

确尧君

素在河东
, “

亦自知不济
,

每言及国家
,

未尝不欲歉
.

谓将士曰
: `

吾昔事主上于藩邸
,

大义不得不

死
。

必若隋柞永终
,

自当断头以付诸君
,

听君等持取富贵
. ,

礴
“
藩邸

”
之中

,

本多江淮人士
,

场帝在藩时对梁
、

陈旧域的重视以及他对江南人士的好感
,

也

使他一反文帝朝的用人政策
,

大量起用江淮人士
。

首先
,

原陈宗室的政治地位有了巨大改变
。

《陈书 》 2 8《陈伯山传 》 : “

大业二年
,

隋场帝以后

主第六女姻为贵人
,

绝爱幸
,

因召陈氏子弟尽还京师
,

随才叙用
。

由是并为守宰
,

遍于天下
。 ”
据

《陈书 》统计
,

大业中
,

陈宗室子弟得为县令者 21 人
,

郡守
、

通守者 7 人
,

郎官 4 人
,

卿 5 人
.

修史

者将陈氏子弟命运之巨变系于一女子之得宠
,

却不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
:

隋文帝时
,

陈宣帝女

宣华夫人陈氏为隋文帝宠幸
, “
后宫罕得进御

,

,’@ 却并没有给陈氏子弟带来什么政治上的好

处
.

显然
,

陈宗室地位的变化是执政者政策变化的结果
,

征用陈氏子弟与摇藩邸旧臣发生在同

一年中
,

更说明了这一点
。

其次
,

江淮人士得参与隋之高层政治
.

文帝时贫困落拓的虞世基深为场帝信任
, “

帝爱其

才
,

亲礼愈厚
,

专典机密
,

与纳言苏威
、

御史大夫裴蕴等分掌朝政
. ” 。 裴蕴在文帝时得仪同虚号

而 为高领所阻
,

在场帝时却能与苏威等共执朝政
, “

参掌机密呻
.

姚察陈亡入关
,

文帝盛赞其
“
学行当今无比

” ,

却不受重用
, “

场帝初在东宫
,

数被召见
,

访以文籍
。

即位之始
.

诏授太子内舍

人
,

余并如故
。

车驾巡幸
,

恒侍从焉
。

及改易衣冠
,

删正朝式
,

切问近对
,

察一人而 已
。 ’ ,

。 江南人

许善心也极受场帝信重
,

虽多次直言件旨而罢官减品
,

但当场帝于大业末被突厥围于雁门而虑

肘腋之患时
,

却让他
“
摄左亲卫武贵郎将

,

领江南兵宿卫殿省叩
.

足见场帝对江南人士及江南

人组成的军队的信重
.

与此同时
,

许多江淮文士被征召入长安供职
.

《隋书
·

儒林
·

褚辉传 》 : “

场帝时
,

征天下儒

术之士
,

悉集内史省
,

相次讲论
。

… … 由是握为太学博士
。 ”
此次征召尤以文帝时未能入选之江

南儒士居多
.

《儒林传 》又有余杭顾彪
、

鲁世达
,

场帝时分别为秘书学士
、

国子助教
。

据《新唐书
·

儒学传上 》
,

二人与东海包恺
、

徐旷均因许善心举荐而被征
,

褚辉亦如是
。

场帝时还有苏州人

陆元朗为秘书学士
,

朱子奢为直秘书学士 (均见《新唐书
·

儒学传 》 )
。

同传又称扬州江都人曹

宪
“

仕隋为秘书学士
” ,

潭州临湘人欧阳询
“

仕隋为太常博士
” ,

应均与场帝之召有关
。

明陈霖《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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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南康府志 》6《人物志 》 “ 建昌县
”

条
: “

隋凌恭
,

字遵德
,

精通五经
,

而埋名晦迹
。

场帝时召为学

士
. ”

南宋 《咸淳毗陵志 》1 6《人物志 》 : “

唐高智周
,

父子长
,

仕隋为秘书学士
; ”

场帝时众多江淮人

士应召入长安
’

,

居官任职
,

与其
“

自平陈之后
,

硕学通儒
,

文人才子
”
皆由江南而至的观念有极大

关系
.

其三
,

培植
、

信任江淮人组成的军队
。

扬帝即位后
,

高级将领中江淮人骤增
.

始兴人麦铁杖
,

陈亡徙清流县
,

后于平定江南豪族举兵有功
,

杨素特奏授仪同三司
,

然
“
以不识书

,

放还乡里
” 。

场帝即在位之始
,

即授以右屯卫大将军之职
, “

待之愈密
” 。

于是
,

铁杖
“

自以荷思深重
,

每怀竭命

之志峪
。

江都人来护儿亦从右御卫将军升为右晓卫大将军
, “
帝甚亲重之

” ,

后转右翔卫大将

军
,

三次伐高丽
,

来护儿均为水军统帅。 ,

足见场帝对他的信任
`

陈将周罗暇在文帝时为太子右

卫率
,

场帝即位
,

播升为右武侯大将军
,

以副统帅之职讨汉王杨谅在并州的叛乱
,

亦极亲信
.

大

业六年
,

场帝命庐江陈梭与岭南人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人远击琉球
,

事后
,

陈棱常领兵宿卫
。

不仅江淮人士多为高级将领
,

而且在大业时
,

场帝信重的军队中亦多江淮人
。

《资治通鉴 》

唐武德元年七 月条记
:

宇文化及与李密相持
, “

其将陈智略帅岭南晓果万余人
,

樊文超 帅江淮排

攒
、

张童儿帅江东绕果数千人
,

皆降于密
。

洲岭南绕果
” 、 “

江淮排攒
”

及
“
江东晓果

”
能在一位将

领带领下集体哗变
,

显系独立为军
。

场帝在江都生聚十年
, “

大修甲仗
,

阴养士卒
” ,

当收纳了不

少江淮人组成 自己的亲信部队
,

而此条所记岭南及江东绕果等
,

应是大业中新近组编的
。

据 《全

唐文 》 l 《授张镇周
、

陈智略淮南行军总管诏 》
,

知陈智略为
“

岭南首族
” ,

故得以在大业末统帅岭

南烧果
。

《新唐书
·

南蛮下 》“ 南平撩
”
条称

: “
有宁氏

,

世为南平渠帅
。

陈末
,

以其帅猛力为宁越

太守
。

陈亡
,

自以与陈叔宝同 日而生
,

当代为天子
,

乃不入朝
。

隋兵阻瘴不能进
。

猛力死
,

子长

真袭刺史
。

及讨林邑
,

长真出兵攻其 后
,

又率部落数 千从征辽东
。

场帝召为鸿护卿
,

授安抚大

使
,

遣还
。

又以其族人宁宣为合浦太守
。 ”
此事又见于 《隋正议大夫宁蟹墓志@))

,

志中
“

长真
”

作
“

长贞
” 。

蟹为长真之弟
,

大业二年十月入朝
,

授开府仪同三司
,

同年改为正议大夫
。

宁猛力与其

子在文
、

杨二朝不同 政治动向
,

反映了两朝政治尤其是用人政策对岭南豪酋的不同影响
,

而长

真
“
悉部落数千从征辽东

” ,

说明他是带领部落兵集体应募的
,

当如陈智 略一样
,

一直拥有对部

下的指挥权
。

麦铁杖战死辽东后
,

其子麦孟才被场帝任命为武责郎将
, “
领江淮之众数千人

’ ,。 ,

亦属类似情况
。

正 因江淮人独立成军
,

且为场帝信重
,

当他身围雁门时
,

才会让江南人许善心

“
领江南兵宿卫殿省

” .

当然
,

隋场帝亲信任用江淮人士
,

并没有给他们一条正常的入仕途径
,

只是宠幸其中部分

与他有接触的人而 已
。

虞世基
、

裴蕴
、

袁充等人行迹近于恩幸
,

可以说
,

他们之被重用
,

除了场帝

在江都十年的经历对其用人政策的影响外
,

虞世基等亡国之臣因缘附会
,

邀幸主恩
,

也正符合
“

恃其俊才
,

骄矜 自用
”
的杨广的口 味

。 。

场帝信任藩邸旧臣及江淮人士
,

使文帝时在高层政治中处于排它地位的关陇人士受到排

抑
,

这使大业时期的高层政治孕育着深刻的危机
。

大业三年
,

文帝时的重臣名将高颖
、

贺若弼
、

宇文救
,

皆因
“

谤仙朝政
”
之 推被杀

俞 ,

场帝得 以夺嫡的重要支持者杨素也因权势太重而受猜

忌
,

后素子杨玄感
“

内不自安
,

遂与诸弟潜谋 废帝
” ,

及其于大业九年举事后
, “
署官属

,

皆准开

皇之旧
。

移书旁郡
,

以讨 (来 )护儿为名
,

各令发兵
. ”

杨玄感在给别人的信中指斥场帝朝
“
朋党相

扇
,

货贿公行
,

纳邪债之言
,

杜正直之口
’ ,特 。

关陇人士有很多参与了这次叛乱
,

这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开皇
、

大业两朝政治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关陇人士与江淮人士之间的矛盾
。

而且
,

场帝
“
藩邸

”
之中也有关陇人士和江淮人士两个部分

,

场帝 即位以后
,

他们之间的矛

盾也 日渐尖锐
,

这在《隋书 》 5 8 《许善心传 》中有较集中的反映
。

这种矛盾最后导致 了关陇人士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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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人
”
兵戎相 见

,

为场帝身死国灭埋下了祸根
。

三
、

析场帝第三次幸江都

大业十一年八 月
,

场帝出巡塞北
,

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
,

这标志他维护帝国统一的

努力彻底失败
。

之后
,

他脱身至太原
, “

议者多劝帝还京师
,

帝有难色
。 ”

遂从宇文述之议而到洛

阳
。

次年七月
,

场帝又执意向江都进发
,

并先后杀请还长安的奉信郎崔民象
、

王爱仁
。

事见《隋

书 》 6 1《宇文述传 》及《场帝纪下 》
。

唐朱敬则著 《隋场帝论 》
,

对此大为不解
,

故解释说
: “

岂不是色

醉其心
,

天夺其鉴
,

窜昊越以避其地
,

虚宫哪以候圣人
,

盖为大唐之驱除也
。

峪时至今日
,

从享

乐 出发议其事者亦多有其人
。

扬帝对回长安
“

有难色
” ,

《隋书
·

五行志 》有一段材料足以表明他当时的心情
:

大 业十 一年
,

场帝 自京师 (按
: “
京师

”
当作

“
太原

”
)如东都

,

至长乐宫
,

饮酒大醉
.

因从五言诗
,

其卒章 曰 : “
徒有归 飞心

,

无复因风力
. ”
令美人再三吟咏

,

帝泣下沽襟
,

侍

御者莫不教救
。

帝因幸江都
。

从此可以看出
,

场帝辞别两京南下江都时的心情是极沉痛的
,

并非
“
色醉其心

, ,

而是在求

归不得的情况下作出的理智决策
。

首先
,

场帝南下江都是他在巩固隋帝国失败后一种必然选择
。

场帝在江都有过十余年的辉

煌时日
,

江都是其政治上走向成功的起点
,

也是他感情维系之处
,

他在诗中曾多次称扬州为
“
旧

镇
” 、 “
旧处

” ,

说
“

扬州旧处可淹留
’ , 。 。

而且
,

我们不应忘记
,

他曾在这里作过据梁陈旧地而王的

政治准备
。

当他在巩固帝国的活动中连遭挫折
、

兵败辽东
、

身围雁门
、

各地农 民起义频繁
、

豪族

举事不断之际
,

他不可能寄希望于没有势力基础
、

自己在位时仅有过数月盘桓的西京长安
。

无

论是狐死首丘
,

还是图东山再起
,

心理上
、

政治上的因素都会促使他选择江都
。

在全国政局难以

维持之时
,

昔日
“

据淮海
,

复梁
、

陈之旧
”
的政治图谋亦会重现于他的脑际

.

他
“

有难色
”
于回西京

的表情及
“

无复因风 力
”
的哀唱

,

都证明他到江都是理智的行动
。

《旧唐书 》5 3《李密传 》记李密

言
: “

当今主 昏于上
,

人怨于下
,

锐兵尽于辽东
,

和亲绝于突厥
,

方乃巡游扬越
,

委弃京都
。 ”

同传

温大雅《报李密书》亦说
: “

今日奎舆南幸
,

恐同永嘉之势
” 。

《隋书 》卷 70 史臣语
: “
场帝魂涕气

慑
,

望绝两京
,

谋窜身于江湖
,

袭永嘉 之旧迹
。 ”

当时人的这些言论
,

或许正好道 出了场帝第三次

幸江都的原因和 目的
。

其次
,

场帝信任江淮人士
,

仰仗
“
江南兵

” ,

这不仅使他要借其
“
风 力

”

高举
,

而且他也绝不可

能将他依赖的江淮人带至关中
,

失去地理上的依托而 自折其翼
。

场帝既谋
“

袭永嘉之旧迹
” , 对河北

、

关 陇起兵的豪族可以放任不管
,

却不能不维持江南的

安定
。

他让宁长真以鸿肪卿
、

安抚大使的身份 回到岭南
,

张镇周隋末唐初也在岭南活动
,

同宁长

真合力抗击萧铣
,

阻止其向岭南渗透
.

场帝还先后遣鱼俱罗
、

吐万绪
、

王世充
、

陈棱等剿灭了以

刘元进为首的江东豪族的叛乱活动
,

致使后来李子通
、

辅公 拓
、

杜伏威等淮南武装集团能顺利

进入江东
,

而为之驱除的场帝却因阵营内的矛盾而未能进入江东
,

再现永嘉之局
。

场帝到江都后
,

虞世基
、

裴蕴等江南人士以
“

昏漱老疾
”

为由
,

将苏威排挤出最高领导层
。 ,

这无疑加深了本就存在的关陇人士和江淮人士的矛盾
。

而随场帝至江都的关陇地区的袋果久

客思归
,

场帝遂纳裴矩之
“
奇计

” , “
括江都人女寡妇以配从兵雌

,

及李渊入关
, “

上起宫于丹阳
,

将逊子江左
’ , 。 。

《大唐创业起居注 》卷 3 说
: “

场帝知唐据有西京
,

过江计定
,

仍先分晓果往守会

稽
,

证之云往东吴催米
,

故化及因之而难作
。 ”

场帝分往会稽之晓果
,

必为关陇人
,

若为江东
、

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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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人
,

则欢呼雀跃有之
,

化及何得因而作难 1

场帝退至江都
,

似乎还有恢复局势的幻想
,

及李渊入据
一

氏安
, “
道路隔绝

,

遂无还心
。

… … 由

是筑宫丹阳
,

将居焉
。 ” 。 但场帝退守江南的决定导致了其集团 内部关陇人士和江淮人士之间

矛盾的最后爆发
.

《隋书 》6 5《赵才传 》 :

赵才
,

张掖酒泉人也
。 ·

” 一场帝即位
,

转左备旁琢漪
,

后迁右烧卫 将军
。

帝以 才落

印旧 臣
,

渐 见亲待
。

… … 帝遂幸江都
,

待遇愈昵
。

时江都旅尽
,

将士离心
,

内史侍郎皮

世基
、

秘书监衷充等多劝帝幸丹 阳
。

帝廷议 其事
,

才桩陈入京之策
,

世基盛言渡江之

便
。

帝致然无言
,

才与世基相忿而 出
。

虞世基
、

袁充等江东大族人士主张场帝南渡到丹阳
,

即原梁
、

陈旧都建康
,

无疑是打算拥场

帝复梁
、

陈故迹
,

重振自己因陈亡而没落的家声
,

而这是和关陇人士的利益不相容的
。

场帝默然

不语
,

实同渡江之计
。

于是
,

左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与
“
总领绕果

”

的武贵郎将司马德勘
、

元礼
、

直

阁裴虔通
、

内史舍人元敏等关陇人士利用关陇晓果
“
久客羁旅

,

见帝无西意
,

谋欲叛归
”
的情绪

,

结党谋 乱
,

并欺诈绕果说
: “
陛下闻说晓果欲叛

,

多酝毒酒
,

因享会尽酞杀之
,

独与南人留此
。

,’@

以激起关中晓果对
“

南人
”

的仇视和反抗情绪
.

当司马德勘等合谋举事时
,

江南人士也有所察觉
,

并试图反击
。

《隋书 》6 7《裴蕴传 》 :

及 司马德勘将为乱
,

江 阳长张惠绍夜胎告之
。

嫂共息绍谋
,

欲拼招发亦下兵民
,

尽

取荣公来护儿节度
,

收 在外逆党宇文化及等
; 仍发羽林殿脚

,

透范富妻子入 自西范
,

取

梁公萧矩及燕王取分
,

扣 门援帝
。

谋议 已定
,

遣报澳世基
。

世基提反者不实
,

抑其计
。

须臾
,

难作
。

结果场帝身首分离
,

虞世基
、

袁充
、

裴蕴
,

来护儿
、

许善心等
“
南人

”

尽皆遇祸
。

虞
、

裴等终未

成场帝之顾荣
、

贺循
,

历史也幸免又一次可能出现的南北分裂局面
。

宇文化及杀场帝
,

旋领晓果北上
。

右御卫将军
、

庐江人陈梭奉命留守江都
, “

集众缩素
,

为场

帝发丧
,

备仪卫
,

改葬于昊公台下
.

衰杖送丧
,

哀感行路
,

论者深义之
。

崎化及即将北上时
, “

南

人
”
还进行了一次流产的反抗

。 “

自以荷恩深重
,

每怀竭命之志
”
的麦铁杖之子

、 “

领江淮之众数

千人
”

的武贵郎将麦孟才
, “

及江都难作
,

慨然有复仇之志
” 。

与武牙郎将昊兴钱杰
“

遂相与谋
,

纠合恩旧
” 。

。

而折冲郎将昊兴沈光
“

自以荷恩深重
,

思怀竭节
” ,

也
“
潜构义勇

,

将为帝复仇
’ ,份 。

结果谋泄
,

麦孟才
、

钱杰被捕杀
,

沈光率兵击斩元敏
, “

靡下数百人
,

皆斗而死
,

一无降者
’ , 。 。

由于晓果来源不同
,

江都事变时
,

一部分江南绕果便奔还江南乃至岭南了
。

引日唐书 》 5 9《丘

和传 》 : “

会旧晓果从江都还者
,

审知隋灭
,

(宁长真等 )乃以州从 (萧 )铣
。 ”

被裹袭北上的江淮晓

果在宇文化及与李密决战的关键时刻
,

复委之而去
,

致其惨败
。

如汪筱先生所说
: “

宇文化及之

之士马 日散
,

虽在于未能夺取仓库所在之黎阳
,

而其主要亦由于所拥徒众各 自离德也
’ ,

.
。

史学前辈陈寅格先生曾精辟地指出
,

西魏
、

北周以来在
“

关中本位政策
”
指导下形成的关陇

统治集团
,

在隋和唐前期一直垄断着高层政治
。 ·

这一观点也为史学界大多数人所接受
.

随关陇

集团成为统一帝国的上层阶级
, “

燕赵右姓
,

多失衣冠之绪
” ,

只得
“

自号青梁华宵哪
。

东晋南朝

特别是梁陈时的统治阶层也丧失了昔日的地位
。

但是
,

远在陈先生所说的关陇集团在武则天时因新的社会阶级冲击而崩溃前
,

这一集团已

受到各方面的影响
。

从该集团内部看
,

其上层人物常和皇权发生冲突
,

仅隋文帝时就发生过多

次废默他的密谋
,

该集团中许多上层人物因而见杀或被贬斥
; 从外部看

,

关东和江淮大族人士

也以各种方式谋求自己在新政权中的政治地位
.

在北周末尉迟迥和场帝初杨谅 的起兵事件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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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
“

东人
”

的活动
,

在本文前面的论列中
,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江淮人士在场帝
“

夺宗
”

活动及场帝朝政治生活中的活动情况
。

隋统一帝国存在的二十多年中
,

无论是文帝还是场帝
,

都未能将政权向各方人士公正地开

放
,

政治的统一没有建立在各方上层人物同心同德的基础上
。

在某种程度上
,

可以说这正是隋

统一政权迅速解体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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